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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湖景区老板李闯是这里
的“野人王”。2023年秋，李闯就
产生了搞野人产品的想法。李闯
爱户外运动，从小就在农村长大。
景区虽有众多游玩项目，但李闯还
想更大程度上增进游客互动感，
2023年秋，就提出做野人互动项
目，并对大军委以重任。

在野人队伍组建方面，大军最
初联系上金亮一行人和佤族的几
人。让“野人”在溪边洗衣服，可以
增加生活化场景；景区相亲元素火
时，也准备上大红绸大红轿子……
这些产品管不管用，看看游客反应
就知道了。不过，他们很清楚，热
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时刻根据
天气等情况不断研究新的产品。

在做野人项目前，景区的人都
没想到会爆火。让“野人”把脸涂黑
的灵感，来自大军刷到的一个游戏
输家脸被涂黑的视频。“这属于机缘
巧合，还是网上有人发现这很解
压。脸上一抹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把生活的压力都抛于脑后，没人说

你是疯子。看
似戴上了面具，
实际上卸下了伪
装。”大军说。

“野人”工作看似
简单，实际上风吹日晒、蚊
虫侵扰是难免的。另外，还需要脾
气好。阿文曾被一个酒喝多了的
游客跟着追，只能躲；一位老阿姨
想分辨小金是男是女，伸手要摸小
金的裤裆，小金吓得只能跑。景区
工作人员介绍，因地处东北，每年
开园多在3月底到10月，季节性
强。而且景区每月有不少场夜场
节目表演，野人演员也是夜场表
演的主力，管饭、有五险和较高的
工资才能留住人。

景区还准备了上百套野人服
饰，设计游客免费体验野人的活
动卡，由野人演员带体验野人的
游客一起玩。

游客小吴做了四五年的护士，
“很平静地发疯。”她形容自己平日
的工作状态。在野人谷体验完野

人后，小吴
说，她觉得

做“野人”这份
工作很纯粹，能

放飞自我又能让人
快乐，如果抛开一些现

实因素，她愿意一直当“野人”。
但也有几个大学生前来面试，

试用两天后都离开了。
我当“野人”第三天时，新鲜感

减弱了。我开始觉得洗澡很麻
烦，要把身上抹的碳粉彻底洗干
净，洗澡时要反复抹几次沐浴露，
用搓澡巾时得用力适度，太重了
皮肤受不了。我也越来越不喜欢
自己黑乎乎的样子，又陷入了思
考这份工作的意义中，觉得自己
还年轻，如果真做“野人”学不到技
能，未来堪忧。第四天天降暴雨，
我的野人体验提早结束。

离开时，我想起了一首古诗：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
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
浙江潮。 （成都商报）

脸上一抹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把生活的压力都抛于
脑后，没人说你是疯子。看似戴上了面具，实际上卸下
了伪装。 ——景区演艺总监大军

我在景区当“野人”
“最近压力大的，喜欢上蹿下跳跑得快的，都可以来报

名。”4月初，辽宁本溪关山湖景区发布招聘野人演员的信息，
此后的几个月，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网络关注。很多网友称
羡慕这份工作，觉得解压。

我是一名女记者，工作节奏很快，时常面临不小的压力。
在朋友圈看到了爆火的千万粉丝博主发布的野人体验视频
后，突然萌生了做一次体验式报道的想法。

内心又向往又害怕，终于在8月，我前往关山湖景区体验
了数天的野人生活。

一个新手“野人”

本溪是一座深藏于山川之中的老工业城
市，与当地居民平均收入相比，关山湖景区每
月5000元招野人演员的待遇较可观。

景区演艺总监大军带我进入景区。大军
提到，景区对野人演员没什么条条框框，有趣
有分寸就行。

我还未进入野人谷，就听到清溪激流声
中夹杂着“野人”此起彼伏的“哇哇”声。野人
谷在景区的半山腰上的小溪一侧，有呈Y字
状的两条木质栈道，栈道上坡处是一个大表
演平台。野人谷特意打造了野人生活场景：
茅草铺盖顶部的小木屋、碎石子铺设的野人
王争霸擂台、能“投喂”野人的树屋、乱石滩边
石头垒砌的灶台、一只公鸡……我一踏入栈
道，就看到一个野人拿着弓箭，做出向我射箭
的姿势……

装扮好满脸涂满碳粉的那一刻，手机无
法用面部识别解锁，我也第一次认不出自己。

大军告诉我，做“野人”要把握好与游客
互动的分寸，其余可以任意发挥。比如说看
到老人和小孩，不要从背后突然吓他们，不要
说人话，别和游客肢体接触。

我装扮成野人后，仿佛也成为景区的“景
点”。我用手拍打嘴唇发出野人特有的“哇
哇”声，有些游客会拍嘴互动。有的孩子在远
处看到我，吓得躲在家长身后哭泣。有游客
打量我一番，认不出我是男是女；也有游客看
了看我，又看向我身边的那只公鸡。一个小
女孩大概是怕“野人”饿，拿几块饼干给我，我
用沾满碳粉和泥土的手接过，但出于卫生考
虑我演不了吃饼干。

装扮成野人后，我做不做动作，都是合
理的。我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乱蹦乱跳，在
逗笑游客的时候自己也很开心。我困了就
躺在栈道上，游客会说“呵！野人在睡觉”。
我找其他男性野人蹲在路稍远的溪边小声
采访，游客会说“呦，野人在谈恋爱了”。

我当“野人”的第一天，一切都那么新
奇好玩。

“现在不用装了”

第二天，我跟其他“野人”渐
渐熟络起来。

每天早上9点半，播放着欢
快音乐的花车满载着黑乎乎的

“野人”们巡游景区，在固定地点
上载歌载舞、分发气球，与游客互
动合影留念。

早在4月初，景区野人演员
队伍已初步形成。如今近20个

“野人”中，有5个是来自云南普
洱边陲乡村的佤族“野人”，两男
三女。“野人”娜花是佤族的，她说
农村老家和野人谷相似，住茅草
顶铺盖的吊脚木屋。娜花很满意
扮野人这份工作，在老家，她得种
地、打工，而在这里与游客互动，
有趣又开心。

民间杂技演员金亮和她的徒
弟猴子、侄子小金往年曾到关山
湖表演，他们是最早一批的野人
演员。金亮、猴子和5个佤族“野
人”，每天都会在野人谷上面的表
演大平台上，不定时表演“太阳神
部落”上刀山、吐火、胸口碎大石
等节目，多的时候一天要表演八
九场。每场表演的间隙，他们还
会下到栈道上，和其他野人一起
与游客互动。

22岁的阿文是看到景区招
聘视频后通过面试来的。阿文性
格内向，以前当过服务员。当野
人让阿文觉得很舒适，自由不被
约束，即使他不爱说话，对着游
客“哇哇”几声反而让自己变开
朗了。阿文常蹲在溪边玩石头、
玩小虫、做木剑、生火、编草绳
……能让他找到儿时在农村长大
的熟悉感。

“野人”月姐和军哥是一对情
侣。月姐曾赋闲在家，军哥曾是
大车司机。月姐不爱说话，却是
最爱跟游客互动的野人之一。她
不戴假发，每天把长发弄得十分
凌乱，看上去更真实。她常趁游
客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松开游客
的鞋带，或把游客的墨镜、帽子
摘下戴在自己头上，引起游客的
哄笑。这份工作让这对情侣都很
满意。

“野人”中一眼就能看出的年
轻美女，是博主韩锋，工作原因她
会到全国各地直播。7月，韩锋
刷到了野人视频觉得好
玩、新奇，就来景区开
启了直播。“一开
始精神饱满！”其

他“野人”会很热情地和她一起拍
摄短视频，有时还和她一起跳
舞。在直播间中，网友觉得当野
人很解压，“大家都想当野人。”

我和小金一起玩木棍游戏
熟络起来的。小金 20岁，他形
容自己曾是个爱玩游戏的“肥
宅”。因为家族三代都练杂技，
小金也是关山湖景区夜间演艺
活动的非遗节目火壶的表演
者。“有种荒野求生的感觉！”小
金说涂黑后自己就跟煤矿工人
一样，没人认识他，“平时跟人聊
天可能还要装一下，现在不用装
了。”他觉得当野人可以释放自己。

“第一个月到第四个月，从唯
唯诺诺、慢慢融入、渐入佳境，到
彻底疯狂！”小金吃住都在景区
里，现在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野
人”，偶尔下山，看到人会下意识
地想向他人“呜呜”吼两声。不
过，他也有烦恼，景区购物不方
便，夜里饿了只能吃泡面。

到了下午三四点，“野人”们
又会坐上放着欢快音

乐的花车，一边下
山一边和游客
互动。

“野人”的意义


